
结束采访，走下位于洛阳曲剧团家属院的住宅楼，
马老两口坚持要下楼相送。带上睡眼惺忪的猴子，马
老步履轻快，甚至试图去帮摄影记者“扛包”。

亲切随和、爽朗、朴实……采访过程中，不断有这
样的感受撞击着记者的心。他们这样的老一代艺术
家，盛名远播，却又过着最简单、最朴素的生活。面对
记者的采访，也说不出多少豪言壮语、华丽辞藻，名动
神州、须生泰斗这样的词，似乎描绘的都是与他无关的
别人的生活。

回头看看他们位于三楼的斗室，窗台上，一盆怒放
的茉莉在初秋的风中暗自芳华。

采
访
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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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剧大家“活寇准”曲剧大家“活寇准”
——中原之子系列人物之马骐

本报记者 邓万鹏 左丽慧 文 杨光 图

1982年，由马骐主演的《寇准背靴》搬上了银幕，轰动全国，获
全国戏曲电影一等奖，由此被誉为“活寇准”，是曲剧界灌制唱片的
第一位男演员。1983年，马骐晋京在长安剧院演出，得到了首都
文艺界的青睐和好评。2006年，由文化部批准成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同年，在首届河南曲剧艺术节上，被省文化厅授
予“河南曲剧艺术家终身荣誉奖”。

9月7日，下午4点，洛阳王城广场上人声鼎沸，三三两两的曲
剧爱好者自发聚在一起，吹拉弹唱，不亦乐乎。一位红光满面、精
神矍铄的老人悄然走近，凝神倾听着这些来自民间的曲剧之声。

或许是老人脸上痴迷的神情让人觉出了异样，有人抬起头来
惊讶地打量老人一眼，激动地喊出声来：“马老！您来了！”老人微
微一笑：你们继续吧！

更多的人认出他来。霎时，人群沸腾了。“马老，您再给指导指
导？”“马老，您来一段儿吧！”……一时间，人和人声团团将老人围
住。老人拗不过众人热情相邀，开口清唱起来：“下朝来一边走一
边长叹……”

说到这里，大家已经不难猜出，这位老人就是今年91岁高龄、
有着“活寇准”之称的曲剧泰斗马骐。

如果说听马老的演唱是大饱耳福，那么采访马老，他的亲近随
和和爽朗大气，则让记者感受到另一种如沐春风。

“在全国百花齐放的地方剧种
之中，有一种菊花似地幽雅宜人
的，是河南的曲剧。”著名作家冰心
曾在自己的作品里写道：“我很喜
欢曲剧，特别是它的小型歌舞剧，
是那么朴素，活泼，自然而风趣！”
这是冰心对曲剧的感受，而当时享
誉曲剧界的马骐，毫无疑问为冰心
对曲剧产生这样的认识作出过自
己的贡献。

从艺近 80 年来，马骐先后在
150多部戏中担任主角。河南曲剧
剧目的保留剧目《寇准背靴》中的
寇准、《十五贯》中的况钟、《四进
士》中的宋士杰、《孙安动本》中的
孙安、《赵氏孤儿》中的程婴、现代
戏《白毛女》中的杨白劳，《柜台内
外》中的郑大伯，《霜晨花》中的陈
连香等人物，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
印象。

浑厚古朴、苍劲酣畅的唱腔，
生动灵活、洒脱大气的表演，令观
众对这位须生泰斗赞赏有加。几
十年的舞台生涯，练就了“踢靴”、

“帽翅功”、“髯口功”这“马骐三
绝”，而其中的每一样绝活都得来
不易。

1956年，马骐参加河南省首届
戏曲会演，就对当时的豫剧版《寇
准背靴》心生仰慕。“这是出爱国
戏，当时我虽然很想演，但还是觉
得没有准备好。”马老回忆，随后，
他逐步将这部戏移植过来，成为曲
剧版《寇准背靴》的第一人。

马老介绍，原来的版本中，寇
准是坐在地上脱掉靴子挂在肩头
的，而且在“花园送饭”一场，也没
有一路上穿花丛、绕山石、过横桥、
翻陡坡等等曲折险阻、步履艰难的
情景。“刚开始按老版本演过几场，
自己也觉得笨、呆，不能很好地展
现‘寇准’这个老忠臣的形象和心
情。”马老告诉记者，为了让这出戏
更生动一些，他想了很多办法弥
补，但一直效果不佳，直到他想到
京剧《虹桥赠珠》中武打动作“踢
枪”。“花枪可以踢，是不是靴子也
可以踢起来？”在这样的思考下，年
轻的马骐开始了“踢靴”的探索。

“那个时候我就像个疯子一
样，脑袋里想的都是怎么能把靴子
踢起来、踢准。”马老回忆着当年的
情形，笑了，“起先还不中哩！”原
来，演员们脚上的靴子底足有四寸
半厚，重量少说也有三四斤，别说
让它从高空稳稳落在肩头，就是甩
出来也不易——更何况此时的“寇
准”另一只脚还穿着靴子，一高一
低，重心不稳。

马老坦承，当初开始练的时候
还有些抹不下“脸面”，只能在背地
里自己悄悄试，靴子经常砸在地
上、头上、身上，半边身子被靴子砸
得青紫斑斑。受了伤、挂了彩，他
就咬牙把草帽帽檐垫在肩头、用布
条勒住胳膊，继续练习。

练着练着，马骐逐渐不再顾忌
别人的眼光，全身心地投入了“踢
靴”的练习中，甚至“人家都睡了，
也是我踢靴的时候”——练了半年
多，原来漫天乱飞的靴子才能踢到
肩上；一年以后，则是可以稳稳落
在肩头；再后来，“踢靴功”已经练
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想让靴子
落到哪里，就可以落到哪里。

除了众人皆知的踢靴，马老的
帽翅功也是将“寇准”演绎得活灵
活现的三大“法宝”之一。

说到帽翅功，这里还有一个
“阎门立雪”的感人故事。

“那个时候有个唱蒲剧的老前
辈叫阎逢春，他的代表作《周仁献
嫂》里展示的帽翅功特别精彩，我
当时很想学。”马老边回忆边告诉
记者，为了学到阎逢春的帽翅功，
他特意趁剧团在山西演出的空隙，
赶到阎逢春的住所，想学学帽翅功
的精髓，不料连去了三次，都没见
着阎逢春，最后一次却赶上阎逢春
午休。

时值隆冬，天降大雪，为了不
打扰前辈休息，马骐竟然就在风雪
地里悄然站着，等待阎逢春醒来。

“那场雪下得很大，我也没想
到冷不冷的，就怕打扰前辈休息，
所以也没叫他。”马老说，一直等到
大雪快要没过膝盖，午休过后的阎
逢春推开门，才看到门前的雪人，
他也吃了一惊，“听到我的来意，老
师暗吸了口气，说这个帽翅功不好
学，但老师也很受感动，还是答应
教我。”

就这样，阎逢春还特意带马骐
看了看自己制作的帽翅“机关”所
在，哪里用什么螺丝、原料何来，其
中要领、奥秘一一向他倾囊相授，
马骐如获至宝，从此也是一顶帽翅
从不离头，前辈亲传加上随后的勤
学苦练，也成就了他的这项帽翅绝
活。

至于髯口功，则是马骐自创的
看家本领。“我喜欢琢磨戏，除了揣
摩人物的情绪，还总在想怎么能把
戏演得更生动。”马老说，为了表现

“寇准”机智、谨慎的形象，他想到
通过抖动胡须来表现他的情急。
这样大胆地开创新的表现形式，全
因一个念头：“根据剧情需要。”

马骐，1922年出生于许昌，
祖籍封丘。他自幼热爱戏曲，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逐步形成
了浑厚苍劲，独树一帜的老生
唱腔，深受观众喜爱。马骐在
艺术创造中，善于广收博采，融
会贯通，除老生唱腔别具一格
外，在表演艺术形式上也敢于
探索创新，其踢靴、帽翅功、髯
口功和台步也有着独到特色。

人物档案

“猴子，走喽！”每天下午 6
点半，马老都会带着一只叫“猴
子”的京巴小狗，下楼遛弯。这
只京巴已经高寿 12 岁，马骐和
老伴马凤琴也就这样风雨不断
地带它散步了 12 年；而两位老
人，已经携手度过了近 40 个春
秋。

“很多人都知道周玉珍和
马凤琴扮演的柴郡主，但是他
们不知道，马凤琴就是我老伴
儿！”说到这里，马老爽朗地笑
了。他起身想为记者再续些
水，没等起身，马凤琴已经眼明
手快地拿起了水壶。在记者的

“抢夺”下，两位老人才放弃了
给记者续水的打算，相视一笑，
落座叙谈，仍是一个主讲，一位
补充。

“他的生活很简单，每天早
晚两次带猴子下楼，然后在家
唱唱、练练。”马凤琴介绍，除此
之外，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看新
闻，尤其是《海峡两岸》这样的
栏目。

“最近关于钓鱼岛的新闻
不是挺多吗，他看得最认真，还
经常在家为这个生气哩！”听到
老伴的“控诉”，马老认真地解
释：“中国人怎么能不气愤！我
还想报名去‘保钓’呢！只要他
们愿意接收我，我一定去！”

听到马老的话，记者心里
一动。这个以 91 岁高龄的年
纪，还在对国家大事念念不忘，
对祖国、对人民该是一种多么
深挚的热爱和真情呢！

“那除了国家大事，您还关
注哪方面的消息呢？”

马老娓娓道来：关于文艺
院团发展的、改革的，他都关
注。“社会总体是在进步的，有
的政策也得慢慢变化。”说到文
艺院团的改革，马老的看法很

“现代”：“我关注到其他地方戏
的一些举措，其中越剧界就有
成立工作室的，这样的好处是
演出的时候可以集中演员，不
演出的时候可以分散，剧团没
有太大的生存压力……”

针对当前戏曲市场萎缩的
现状，马老认为“已经有所好
转”，因为有“现在政府在做免
费送戏下乡的活动，还有的到
社区、到学校，这样做很好！”91
岁的马骐谈到这个问题，思路
竟如年轻人一般清晰、明确：

“一方面政府补贴剧团，剧团既
有收入，又能演出了。对老百
姓而言，有免费的戏看，求之不
得！”马老又回忆起自己的童
年，感叹：如果那时候就有这样
免费的戏看，多好！

91 岁的马骐，毫无耄耋之
年的老态，而是红光满面，思维
敏捷。问他长寿的秘诀是什
么？老人谦虚地摇摇头，老伴
抢着回答：他呀，心大！

何谓心大？
“他不争名夺利，一辈子最

大的‘官’也是个团长。”马凤琴
的话道出了其中的“机密”。就

算是对相伴了近 40 年的老伴
儿，马老也“不会说好听的”，因
为“他从来都不会奉承人，办事
只怕别人吃亏、自己占了便
宜。”正是这样，在马凤琴看来，
老伴“很实在，很大方。”

天性里的与人为善，使马
骐在“文革”那段日子里，受到
过最大的折磨就是“大字报”，
游街、戴高帽这样的“整”没有
挨过——好人缘让人不忍心去
折磨这样一个好人。

马老一生不抽烟、不喝酒、
不挑食，退休后每天生活规律，
只是简单的素食，连肉也吃得
少。在不足 60 平方米的房子
里，老两口一住就是几十年。
家里的电器看上去都有些陈旧
了，一台摇起“头”来吱嘎作响
的电风扇，伴随他们度过这个
午后的燥热。只有几张剧照、
一柜子奖杯，向来访者透露出
主人不一般的经历。

马骐应该说是大器晚成的
演员，与张爱玲“出名要趁早”
的信条相比，他的大奖都来的
比别人晚：1956 年参加河南省
首届戏曲会演，仅获演员二等
奖，20多年后，参加洛阳地区会
演，终于拿到了第一，而直到
1982 年他赴京演出《寇准背
靴》，才在花甲之年誉满京城，
被称为“活寇准”——在戏剧
界，这样的“成功”简直是个异
数，而这样的等待与坚持，没有
一颗强大的心灵，如何能得以
成就？

作为深受群众喜爱的“活
寇准”，老人家如今身强体健、
精神十足，回顾近 80 年的艺术
生涯，还有什么想说的话？

不料，沉思片刻的马老只
轻轻吐出两个字“遗憾”。

“遗憾，《寇准背靴》这出戏
还不够‘精’。”在马老看来，

“寇准”虽然深得人心，但与国
粹京剧中的不少剧目、人物形
象相比，还是有能打磨得更为
出神入化的空间，“我现在是力
不足了，未来还是要靠年轻
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曲剧须生泰斗，马老
收了一二十个弟子，遍布郑州、
南阳、新乡等地，只要有人愿意
学，他都愿意教。有时候马老
还主动想到农村的田间地头教
学生，但常常被老伴儿劝阻：

“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去了人家
还不都光顾着照顾你了，那还
能用心学戏？”想想，马老只好
作罢。

提起对曲剧的传承，老人
家直言也很遗憾：“没有特别满
意的弟子，能把自己的毕生所
学好好传下去……”想到这里，
又提，“现在戏校里没有曲剧专
业，以后的学生没有专业文凭，
到剧团没办法评职称，就更留
不住人才？”

思维之活跃、敏锐，令“两
耳不闻窗外事”的平庸之辈汗
颜。

1922 年，祖籍封丘的马骐出生在许
昌，童年的他最喜欢的就是看戏。听到
有戏班演出的消息，他是想尽千方、设百
计也要一睹为快。

“小孩子个子低，最早的时候就想办
法钻到大人的衣服下面，跟着大人的脚
步，一起溜进戏园子里去。”想到当年的
小把戏，马老笑了，语气中却略带着一丝
苦涩：“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哪有闲钱
去买戏票呢？只能用各种办法蹭戏了。”

一次，当时的名角赵一亭到许昌演
出，小马骐躲在大人长衫下的老法子被
识破，被人拦在剧场外，他是急得如热锅
上的蚂蚁团团转。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戏就要开场了，怎么办？心有不甘的小
马骐围着戏院打转，忽然发现一条排水
的阴沟，立即灵机一动，不顾臭、不怕呛，
硬是从小阴沟里爬进了戏院。

“进去以后，大家看到我都纷纷掩
鼻，我才知道这阴沟里有多臭了。”马老
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最后，满身粪便、
污水的小马骐如愿以偿看到了赵一亭的
戏，回家却被母亲痛打了一顿，“其实母
亲也是心疼我。”马骐说，“还好我当时是
脱下外衣爬进去的，不然母亲更生气。”

这事发生后，家人为了满足马骐的
心愿，把家里的破铜烂铁仔细搜罗了一
圈，最后卖了两个铜板，给他买了张戏
票，让他堂堂正正进戏院看场戏。“戏是
看了，但是心里很难受，那两个铜板也来
之不易。”

为了不让家人再担心，马骐不再溜
进戏院蹭戏了。而是将脚步转向了周边
农村，只要听说哪里有演出，十里八里地
赶过去，看完戏又赶回来。农村演出大
都是露天，遇到冬天刮风下雨，马骐就干
脆蒙着头，只露出两只眼睛，看完戏也基
本上浑身湿透。

凭借着对戏曲的痴爱，十几岁的小
马骐开始跟着当时的曲剧演员马文才学
戏。刚进戏班，彩旦、小生、老生都唱过，
令他记忆深刻的就是初登台时，因穿不
稳靴，硬是扶着桌子唱了一场《梅降
雪》。“那个时候可能就 12 岁左右，一张
嘴，别人就笑我是嗓子‘不沾弦’，现在想
想，应该正是处在变声期吧！”忆起当年
因“嗓子不好”遭到的嘲笑，马老笑着轻
轻摇了摇头。

事实上，在自己的努力下，青年马骐
的状况有所好转。“有一次剧团出去演

《白玉簪》（即《卷席筒》），我演里面的‘赵
氏’，结果到派饭时，别的演员一个一个

都被群众接走了，就我‘没人要’。”马老
笑呵呵地说，“赵氏”在戏里是个反角，心
狠手辣，没想到因此“得罪”了看戏的群
众，连饭都不想给“赵氏”吃——可见马
骐版的“赵氏”是多么栩栩如生。

在成长的道路上，生性老实、内向的
马骐虽然不善言辞，但却喜欢思考、善于
学习、博采众长。

“喜怒哀乐人人都有，即使是寇准这
样的老忠臣，也有着自己的情绪；正直的
人就不会笑了？该难过一样会难过
……”马老说，在演出的过程中，他通常
是会琢磨人物的内心，不愿公式化去一
成不变地表现人物。

如《寇准背靴》这出戏，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被整理成豫剧，1956 年被马骐移
植成曲剧，其后也在不断地整理、提高
中。这出戏耗费马骐的大半生心血，除
他从越调、豫剧、黄梅戏等其他剧中汲取
营养、为我所用，设计了“下朝来长吁短
叹”、“杨元帅死不死还不一定”等几段脍
炙人口的唱腔外，他还非常重视对表演
的创新与改革。

“在第一场寇准出场时，我用须生的
颠步，一拖一拉、缓慢沉重，然后再抬眼
亮相——毕竟寇准那个时候年事已高，
还在为国事忧心忡忡。”马老向记者讲述
他设计种种台步和表情时的想法。

对《寇准背靴》熟悉的观众也会记
得，在“灵堂吊孝”一场中，马骐用眼睛

“说话”：寇准第一次发现杨宗保不跪时，
只是眼珠稍微一动，表示还未在意；当后
来宗保还是不跪、郡主用脚踢儿子时，他
眼珠子左右一转，表示已引起了注意；当
看见柴郡主外着孝服，内穿红袄，已断定
其中有诈；发现杨延昭并没有死时，眼珠
子顿时滚动起来，凸显内心的巨大变
化。而台步马上改成轻快的摇步，把寇
准的惊喜心情表现的入木三分；“花园送
饭”一场，寇准跟踪柴郡主时，马骐先后
运用了碎步、滑步、云步、探步、垫步等多
种台步，兼配上“踢靴”、“髯口功”，将一
个年迈苍老，忧心国事，机智善断的老寇
准的形象活灵活现地立在舞台中央。《寇
准背靴》也因此成为曲剧艺术的极品之
作。

1982 年，《寇准背靴》由河南电影制
片厂拍成戏曲艺术片，易名《背靴访
帅》。随后晋京演出，被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录音播放、中国唱片社灌制唱片，并被
河北梆子、评剧、老调等多个剧种所移
植，成为马骐的代表作之一。

小戏痴长成曲剧大家

耄耋顽童的现代生活

马骐“三绝”

虽已退休，马骐仍未远离深爱的曲剧。兴致所至，邀上
老伴儿“来上一段儿”是常事。


